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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社区􀅰认同

———近代天津犹太社区研究

杜佩红∗

自公元５８６年“巴比伦之囚”后,犹太民族开始了他们的流散史.
到１９世纪末,欧洲一波又一波的反犹主义使得犹太人遭到了前所未有

的灾难,其中的一些犹太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避难.上海、哈尔滨、天
津、香港等地集中了大批来华犹太人,犹太人组成的社团成了这些城市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天津的犹太人人口密度仅次于哈尔滨与上海,
虽然天津的犹太社区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但因其特殊的政治环

境,天津犹太社区一直顽强存在.犹太人在天津建立了犹太会堂、银
行、学校、医院等,还创办了自己的社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犹太社区,
加上天津犹太公会有组织的领导,使天津犹太人一直维持着他们的民

族特性.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犹太群体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上升,成
为天津较有影响的社团之一.

自公元５８６年“巴比伦之囚”后,犹太民族开始了他们的流散史. 到１９世纪

末,欧洲一波又一波的反犹主义使得犹太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其中的一些

犹太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避难. 上海、哈尔滨、天津、香港等地集中了大批来华

犹太人,犹太人组成的社团成了这些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天津是仅次于

哈尔滨与上海,犹太人人口较密集的地区. 但目前关于中国近代犹太社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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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丰富的是哈尔滨、上海. 天津犹太社区则相对较少,且多数属于叙述性

的①,其中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是目前关于天津犹太社会最

为详细全面的著作. 作者以记者的角度,对天津犹太人的生活作了详细的介绍,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采访调查了曾在天津生活的犹太人,为我们了解民国天

津犹太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口述资料.② 在本文中,笔者即引用了这些

口述资料. 笔者将围绕天津犹太社区的形成、社区犹太的生活及他们的民族认

同来展开论述.

一、天津犹太社区的形成

“犹太人在散居近２０００年后仍能作为民族而存在,多半在于她的宗教和由

此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③对于经常处于流浪状态的犹太人来说,
在异国得以维系其民族传统,依靠的是犹太教和犹太社团,这在近代来华的犹太

人中即可得到充分的体现.
自近代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后,善于经商的犹太人也夹杂其中,来到中

国. 天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便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吸引了一些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来津活动.
“犹太人具有东西民族的习惯,对付环境,随机应变,头脑敏捷. 旅居不久,即可

与当地人士拉得非常亲切. 从前我国对外侨居家营业限制不严,门户大开,外侨

占种种便利,彼时我国商人又不能分出谁是英美德商,谁是犹太. 同是洋商,而

犹太人的手腕巧妙,各业均有其踪迹. 跑合、经纪在皮毛、五金、报关等业中,均

占有地位.”④加上天津英租界较为宽松的生活政策如允许犹太子女上学,这些

犹太人便开始在天津购置土地,营造自己的生活基地.
根据天津犹太社会的发展历程,笔者将天津犹太人社区的形成大致分为三

①

②

③

④

最早对天津犹太社区叙述较多的是房建昌先生,房建昌先生基本上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天津犹太

人的情况及犹太社团情况,详见房建昌:«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年

第６期;房建昌:«近代天津的犹太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

史资料选辑»第７０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１~５８页;房建昌:«天津犹太社团»,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５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

２１７~２２０页. 之后对天津犹太社区有补充的叙述性研究较好的是«天津犹太社区及其经济社会生活»,潘

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１９７８~２００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２~２７２页.
参见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 运 动»,傅 有 德 等 译,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 版,

第１５页.
«没有国籍的犹太人怎样生存在世界上»,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大公报»(天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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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第一即是初创时期. 最初来到天津的犹太人是居住在英国租界的俄裔

犹太人. １９０１年天津划定俄租界后,犹太人便集中在这里. １９０６年,犹太人拉

比吉利舍维奇在天津设立了犹太宗教会. 不过这时的犹太宗教会只能租房作为

公会场所,是一个小型的松散式宗教团体聚会. 后因苏联肃清帝俄势力,其中犹

太人的财产均遭没收,不得已开始向中国流浪. 于是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犹

太人逐渐增加,这时天津犹太宗教公会才有所发展,成为当地犹太人最高自治机

关. 不过据曾生活在天津的犹太人爱泼斯坦①记述,直到１９３７年前“公会没有

场所,只能租房充作教堂,约柜寄存在租来的房间里,逢年过节,才临时取出约柜

供奉”②. 与犹太宗教公会同年成立的还有负责帮助贫苦犹太人的犹太公会(即

天津希伯来协会). １９１１年,天津犹太公会设立了慈善协会,救助孤苦贫困的犹

太人. １９２５年,天津犹太学校成立,地址在旧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为解放北

路)１２６号. 学校大多数学生享受义务教育,学校的经费或来源于捐赠或为新年

犹太人聚会中筹得. 到１９３６年时,该校已有１１０名犹太学生和１５名教师,图书

馆藏书达２４００册. 这些组织的建立使得天津犹太人社区意识逐渐增强,为以后

天津犹太社区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准备.
第二阶段即为建设时期. １９３１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定居东北的俄裔犹太

人移居到了天津. “据３０年代末期美国出版的«犹太年鉴»记载:１９３５年天津犹

太人约有３５００人,是犹太人在天津人数的最高纪录.”③１９３７年离开天津的犹太

人马丁􀅰贝茨(MartinBates)④也提到:“我在天津的最后几年里,犹太人口大量

增加,他们一部分是从德国和奥地利来的,但大部分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从哈尔滨

来的.”⑤如果说,之前的天津犹太人是以俄裔犹太人为主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促使了很多其他国籍的犹太难民来到了天津,天津成为各国籍犹太人避

难的重要城市. 到１９３９年,天津有犹太人无国籍者８００人,苏联籍２５０人,美国

籍２００人,德国籍１５０人,英国籍１００人,其他国籍３００人.⑥ 在犹太难民逐渐增

多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为犹太社区服务,富有的犹太人开始建立各种犹太社区

的基础设施. 犹太宗教公会于１９３７年着手筹建会堂. １９４０年,犹太宗教会堂

建成,地址在上海道１４号(今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处). 这座会堂成为犹太人活

动最集中的场所,记录着天津犹太人出生、死亡乃至嫁娶等诸事宜,目睹了天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爱泼斯坦,１９２０~１９３７年曾生活在天津,是俄裔犹太人.
宋安娜主编:«犹太人在天津»,邓新裕译,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页.
刘晓航编著:«流散中国的犹太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５８页.
马丁􀅰贝茨,１９２５年生于美国,１９２８年父亲因生意来到天津,１９３７年离开天津.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１７１页.
参见房建昌:«近代天津的犹太人»,第５２页.



—２２４　　 —

犹太人人生的重大经历,结束了天津犹太人长期以来租借戈登堂举行宗教活动

的历史. 同年,犹太人还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在旧英租界２４号路(今曲阜道).
作为在津犹太人文化娱乐与社交活动的场所,俱乐部拥有图书馆和剧场. 图书

馆藏希伯来文、俄文、英文书５００册;剧场可容纳５００人,经常举办戏剧、音乐会

和舞蹈表演,此外还有餐厅、棋室、台球室等设施. 犹太医院也是开办于１９３７
年,地址在旧英租界６６号街,主要面向犹太人,也收治中国病人,每天大约有上

百人就诊. 犹太养老院在旧英租界４１号街,专门收养犹太孤寡老人. 此外,天

津犹太宗教公会还下辖犹太免费饭堂、犹太公墓等福利救济机构. 可以说抗日

战争期间,天津犹太社区反而得到较快发展.
第三个阶段即为成熟时期.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犹太社区已走向成熟化,影响

力开始扩大,社会认同度也在增强,并开始纳入天津市政府管理范畴. １９４６年,
天津犹太宗教会就被天津社会局要求申请备案. 据１９４６年档案资料载,天津市

警察局应天津市社会局要求派外警员对在天津犹太社团情况进行过调查. 另

外,这时期的天津犹太俱乐部还成为各界举行活动的场所. １９３７年落成后,犹

太俱乐部即主办过天津乒乓球锦标赛,其中“有南大、南中、青星、了青、北宁、新

学、义勇团及犹太八团体,计赛员七十二人”①. 如天津中西女校校友会的举办

也是在犹太俱乐部,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军政首长、社会名流、各国驻津领事、各

国侨民、美国高级军官等六百人. 犹太公会门前车水马龙,盛极一时”②. 可见,
犹太人社区不仅为犹太人自己的聚会场所,还成为天津各界的聚会场地之一,已
变成天津有影响力的社区之一. 天津犹太社区形成相对哈尔滨和上海来说较

晚,但却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较多灾难的社区,是哈尔滨、上海社区在遭到破坏后,
发展最为兴盛的社区.

二、天津犹太居民的日常生活

虽然天津犹太社区的建立是在不同国籍的犹太难民涌入天津而形成的,但由

于共同的信仰及行为,使得他们在异国他乡聚集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圈.
犹太人初来天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生存问题. 最初,由于天津

门户开放不久,对外侨居住、营业限制不严,所以外商经营会有种种便利,彼时中

国商人又不能分出谁是英、美、德商,谁是犹太. 同是洋商,犹太人却相对手腕巧

妙,因此很快在各行业崭露头角,尤其在皮货贸易上获得很大成功. 到了天津沦

①

②

参见«犹太俱乐部主办乒乓赛定期开幕»,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０日«大公报»(天津版).
参见«津犹太俱乐部昨晚一盛会»,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９日«益世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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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期间,侨居津市的英美各国商人,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都被集中在潍县,天津

市场上最活跃的白种人多半即是犹太人,从而使得天津犹太商人获利颇多,这为

天津社区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天津犹太人提供了消费场所及就业机会.
爱泼斯坦回忆道:“天津犹太人的日常所需都可以在犹太人开的食品店、熟食店、
面包房、乳品店买到. 他们去犹太人开的饭店、旅馆、医院、药店、珠宝店消费,其
他生活需要,他们也总是去找犹太人.”①天津犹太人塞穆尔􀅰米勒②也说:“犹太

人的公司和店铺充斥大街小巷,很好找工作.”③

犹太教信仰是维系犹太人民族文化意识的最重要的纽带. 犹太教教律规定

要开展日常宗教活动,负责在津犹太侨民的登记,记录并主持犹太人的出生、婚

配、离异、死亡诸事宜. 即使在犹太宗教公会堂没有建立起时,天津“大多数犹太

人还是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赎罪日禁食,在逾越节吃无酵饼,在一些重

要的节日里他们去参加宗教仪式. 由于那时没有宗教场所,每逢重要节日,他们

通常租用英租界戈登堂的大厅,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出席,大家互赠礼物,品

尝各家带来的食品”④. 索尔􀅰布禄林⑤也讲到,“每一个安息日,他都要和他的

曾外祖父一起去做礼拜”⑥.
天津犹太人在解决了生活问题和参加完宗教仪式活动后,还有自己的娱乐

休闲活动. １９２８年创立的天津犹太俱乐部是天津犹太人主要的娱乐与社交中

心. 俱乐部取名为“昆斯特”(KUNST),该词来自德语,意为“艺术”. 起初,俱

乐部十分狭小,后来犹太社团筹集了１４万大洋购买土地和扩建了俱乐部. 新俱

乐部内有一个拥有５００个座位的剧院,还有一个藏有５０００册意第绪语和俄语图

书的图书馆,读者可以在那里的阅览室读到世界各地的报纸. 新俱乐部有餐厅、
咖啡馆和小酒吧,还提供扑克、台球、棋牌等娱乐设施. 俱乐部丰富的娱乐休闲

设施为犹太人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生活趣味.⑦ 本杰明􀅰卡布宁斯基⑧回忆儿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１１６页.
塞穆尔􀅰米勒,１９２８年出生于天津,１９４７年离开天津. 其父母是波兰籍犹太人,父亲１９０５年在

哈尔滨从事会计职,１９２５年举家迁到天津.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１３４页.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１１４页.
索尔􀅰布禄林,１９２１年生于天津,１９３９年离开天津赴美. 外祖父曾在１９２０年应天津犹太社区

之邀举家从哈尔滨到天津,出任拉比.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２０９页.
参见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１７０页.
本杰明􀅰卡布宁斯基,１９１９年生于苏联,１９２４年迁到天津,１９３６年回到苏联. 舅舅利奥􀅰格申

维奇曾是犹太社区领导,母亲是犹太学校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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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时提到:“我经常去天津犹太俱乐部,孩子们常去参加那里的各种音乐会,我
最喜欢去的是俱乐部的图书室.”①在教育上,对于天津犹太人来说,并不是所有

的犹太学生都得去犹太学校学习,有些富裕的家庭可以选择去美国或者英国等

学校接受更好教育,但对于大多数贫困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还是将孩子送到犹太

学校学习. 在宋安娜所采访的天津犹太人中,很多即是在犹太学校学习过的.
当然福利设施方面,犹太社区也十分全面,有医院、养老院、公墓等. 一些来天津

避难的犹太人就是由于这些完善的设施,逐渐在天津定居下来. 如科特􀅰维尼

拜斯,１９２８年生于奥地利,１９４１年来到天津. 起初刚到天津时,他们和大约十家

犹太难民住在一起. 房子在犹太医院后面,一家人有一个房间. 一年后,他们在

之前来到天津的哥哥帮助下,做起了修表生意,并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一个小公

寓,之后科特还进入犹太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②

由此可见,较为完整的天津犹太社区,为来津的犹太人提供了极大便利,而

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大多围绕社区来展开,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就本身而言,犹太

社区主要由自己经营. 他们食用习惯的犹太及东欧食品,并且经常从当地的食

品杂货商那里购买食物. 社区里有犹太修表匠、宝石匠,专做高档风格的西服裁

缝和做鞋子的鞋匠,还有犹太人经营的药房,犹太医生和牙医,一家中级犹太医

院,犹太理发厅和美容店,为犹太穷人的慈善机构和无息借贷社,一家小型的犹

太银行,一家为犹太死者办理传统丧葬服务的老人组织等. 犹太人的社会活动

大多在犹太艺术俱乐部进行,这里有业余的演出,不同主题的讲座等”③,“他们

几乎完全生活在犹太人的圈子里”④.

三、天津犹太社区与犹太人的身份定位

“虽然犹太民族千百年来就过着流浪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民

族意识,相反地,他们在大流散过程中最为珍惜的就是他们强烈的民族、家族意

识.”⑤对于多灾多难、习惯流浪的犹太人来说,“社团是犹太人散居生活状态下

可以依靠的群体,发挥着相当政府的职能. 由于犹太社团的存在使得犹太人既

①

②

③

④

⑤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１４５页.
参见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２００、２０５页.
宋安娜主编:«犹太人在天津»,邓新裕译,第３页.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１１６页.
高迪迪:«索尔􀅰贝娄早期小说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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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与传统的联系,又保持自身的内部认同和独立性”①. 正因如此,他们的身

份认同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身份认同,而不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籍之

认同.
天津犹太社区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欧洲反犹主义的产物. 最初俄裔犹太人来

到天津,大多居住在英租界一个小白楼,之后他们依托租界宽松的政策很快在天

津稳定下来,其中一些人还成为皮货商富翁,还有一些成为代理商、经纪人、公司

雇员、医生、教师、工匠、自由职业者,这不仅有利于犹太人建立自己的社区,还为

社区生活提供很多便利. 特别是二战期间,一些难民从纳粹的魔掌下逃脱来到

天津,很需要同胞的救济来维持生活.②天津犹太社区的建立发展恰为这些避难

的犹太人提供了日常所需的食品店、熟食店、面包房、乳品店、饭店、旅馆、医院、
药店、珠宝店等等.

在天津犹太社区中,处理在津犹太人日常事务的综合性组织是天津犹太公

会. 该公会从１９０６年建立后,从未间断过,一直着眼于为犹太人服务. 随着天

津犹太社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天津犹太公会也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
从宋安娜提供的天津市档案馆“１９４５年天津犹太教公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

单”来看,天津犹太公会设有常委,主席、副主席、秘书３人,其余１４人为委员.
犹太教公会下设六个附属机构,附有管理委员会,又有委员会负责人若干名.③

此外,公会还有自己的章程,从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７日该会呈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的公

会章程看,其内部管理较为严密,其宗旨是“致力于天津地区犹太人宗教文化之

信仰与需要,并对生死、结婚、离婚,遵守当地之法律,按犹太法规及习惯主持举

行”. 会员由“超过二十岁之犹太教人,不论其性别及其公民身份如未曾受到法

律之裁判者”组成. 会员享有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复决权及提出议案的权

利,当然还有一些基本的义务. 会员大会每年４月间举行一次,是犹太公会最重

要的会议. 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无法得知公会是否真正举行过会议及会议举

行的真正过程. 但从简章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出天津犹太公会与政府

职能相类似,规定了会员资格以及一些权利和义务. 虽然天津犹太人的社会地

位、国籍属性相当复杂:即使同为俄裔犹太人,“既有在天津居留几十年,生儿育

女产生第二代侨民的俄籍商人,也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天津并失去国籍的

无国籍人士;同为二战难民,既有住高级公寓生活优裕的富有者,也有身无分文,

①

②

③

张淑清:«中世纪西欧犹太社团及其历史作用探析»,«犹太研究»第４辑,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１８８页.
参见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３页.
参见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３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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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小手艺、小技巧勉强糊口的穷人,但他们都有同等的资格和同等的权利和

义务”①.
在犹太公会的领导下,天津犹太社区的民族凝聚意识更为强烈,身份认同感

更强. １９２９年耶路撒冷发生教案,“在巴里斯坦之犹太人,受损失最巨”,天津犹

太社区就通过犹太公会表达对耶路撒冷同胞的关心:“本市犹太人公会,召集全

市犹太人,在英租界中街十八号格熙维公司开会,讨论救济方法,旋先推选五人,
组织委员会,负责募款救济耶路撒冷之犹太人.”②虽然犹太人散居各处,但他们

一直将以色列看作是自己的国家和归宿. １９４７年以色列复国,“津市犹太人齐

集曲阜道犹太俱乐部,举行盛大庆祝会. 台上高悬犹太建国领袖喀里森画像.
当场由津市犹太公会主席皮索诺维琪宣读其致巴力士坦本土之贺电后,全体群

众即高呼犹太万岁,痛饮狂欢,音乐声中男女老少相抱而舞,达一小时之久”③.
这充分表达了天津犹太社区民众的民族意识. 曾在天津生活过的犹太人伊莎贝

尔􀅰梅纳德在自己回忆录«中国梦:在天津长大的犹太人»就提到:“我们别无选

择,但是在历史的情况下,我们在思想上狠狠地抑制了我们通过突出社会内部联

系在外国的事实. 我们有自己的学校,我们的俱乐部,我们自己的组织和商业.
作为中国的俄裔犹太人,我们是第三类的存在.”④索尔􀅰布禄林也认为:“犹太

社区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社区,我们基本负担不起什么东西. 然而它是一个很有

组织的社区”,“我们有我们的主席,２０年代的查施特敏克夫先生,３０年代的格申

维奇. 我们有犹太学校,我们信奉犹太教. 我的好朋友莫斯􀅰莫尔金和他的家

人执行犹太宗教仪式. 我们的文化生活围绕犹太俱乐部进行,我们的宗教生活

围绕犹太会堂. 我们的教育生活围绕我们的学校”.⑤ 在天津,最能体现犹太人

民族主义观念的是锡安主义. 锡安主义理论提倡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主张返乡复国. 这种主张最先在俄国与东欧得到响应,这与当时沙俄强烈的排

犹主义有关. 张倩红认为:“锡安主义为危机中的犹太人提供了价值认同,既保

留了传统犹太教的感召力,也顺应了现代化与世俗化的潮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

和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的冲突.”⑥天津犹太社区以俄裔犹太人为主,因此

锡安主义也较为兴盛:“锡安主义思想在天津犹太人中就很有影响,在天津犹太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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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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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中,天津犹太人中最活跃的、最有影响的是两个青年锡安主义组织———‘贝

塔’和‘马卡比’,它们和上海、哈尔滨的这两个组织一样．均积极组织文体活动和

准军事训练,讲授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历史．对犹太青年灌输锡安主义思想,培养

他们的认同感和团队意识,‘贝塔’还组织犹太青年移民巴勒斯坦.”①在这种思

想理论下,天津犹太社区更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结　语

近代以来欧洲不断的反犹政策,促使其犹太难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们

在哈尔滨、上海、天津、青岛、香港等地稳定下来,并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社区,虽然

天津犹太社区的发展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但因天津特殊的环境政策,使

得天津犹太社区一直顽强存在,并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天津较有影响的社团之

一. 他们聚集在天津,在天津建立了犹太会堂、银行、学校、医院等,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犹太社区. 天津犹太公会的领导加上社区的完整性,使天津的犹太人保

持有明确的民族认同,他们一直关注着中东地区局势,为以色列复国奠定了基

础. 直到１９５８年６月３０日,天津仅剩下３２名犹太人,天津犹太公会也在这一

年正式解散②,曾经的天津犹太社区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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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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